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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花生于乡，长于野，最繁盛的
季节在夏秋之间。它们多半临水，
沿着河溪、水塘、溪岸一路丛生，是
有独特生长习性的植物。因其阔大
的卵形叶片上带着涩涩的茸毛，且
有刺激性的辣味，鸟兽皆不喜碰它，
故而乡下都叫它辣蓼，连食百草的
羊群都要绕开它觅食，这也是蓼草
得以茂盛的因素之一。在我居住的
山野，蓼花随处可见，除了红蓼还有
细细叶片的酸模叶蓼、水蓼、愉悦
蓼，植株较低矮，在我看来，都不及
红蓼色泽明丽，且姿态扶摇洒脱。

去年秋天，野菊花盛放前，连绵
的秋雨里，红蓼开成一片绯红，它们
青碧的叶片连绵在水沼川溪两岸，
花穗扶摇，绿肥红瘦，影影绰绰倒
映在水边。深秋时，百草植物已呈
颓败苍灰的样子，如此明艳的色
彩，和着清澈的溪水，当真是绮丽
的秋色。《诗经》里写红蓼是“游
龙”，因其“枝叶之放纵”，舒展漫
游，游龙般放纵游逸，算是写出蓼
花的形态美。唐时有诗“秋波红蓼
水，夕照青芜岸”，诗中的红蓼富有
色彩画面感，和我脑海中的那一处
秋时场景极其吻合。宋时陆游晚
年思乡，写得“老作渔翁犹喜事，数
枝红蓼醉清秋”，何时告老还乡，回
归故里，或垂钓或撒网，身边且有蓼
花相伴，当真是醉人。

直到后来，清代纳兰写下《梦江

南》，心境一派了然：“江南好，怀故
意谁传。燕子矶头红蓼月，乌衣巷
口绿杨烟。风景忆当年。”红蓼月，
绿杨烟，风景依稀是旧年。如此看
来，红蓼属于乡野植物中的佼佼者，
有仪态有风骨，故而极易传情达志，
入诗入画。宋徽宗还画过一幅《蓼
花白鹅图》，岸边红蓼下，一只白鹅
安闲地梳理羽毛，它的体态雍容，与
清逸蓼花相映成趣。蓼花入画，婀
娜多姿，曲颈红掌的白鹅一动一静，
娴美之态，一派超然。

观画时，心里轻叹，白鹅和红蓼
呀，深宫帝王的眼中，能留心到这两
种产自乡野、淳朴野趣的事物实属
不易，更难得了悟其中性情，莫如说
他画的是画，也是隐藏在帝王世相
背后的一缕清逸。

“红蓼白苹深处，晚风吹转船
头。”日本庭院里，常把红蓼作为水
生植物引种在水岸，和菖蒲一样，是
很好的景致。蓼花恬淡柔美，从初
夏持续到深秋、初冬，为庭院凭增天
然野逸之趣。我随手折过两枝，它
的青茎枝节纤细，青里透红，回家放
在大瓷瓶里，加点清水，蓼花也能开
下去。夜晚的灯光下，花穗微微低
垂，映在旧暗的粉墙上，颇合老屋的
意趣。常住在乡间，最大的热爱是
随处可见的草木，枝枝蔓蔓，花花朵
朵，当我们以一种朴素的存在贴近
脚下的大地，便能很快融入大地上

的万物，了解并体会到一草一木的
天性与生趣。

蓼花属于多年生宿根草本植
物，这种植物的根茎深埋土壤，下一
年会在原地簇生，并且更加繁茂。
植物对于土壤的记忆似乎带着天生
的恩养，如同人类的故土情结，根须
繁育生长的每一片土地就像一片故
园，一年又一年，春去春又回，它们
的根茎始终扎根在那片土壤之下，
无论其贫瘠还是富裕。大凡草木择
地而栖，但凡选定适宜的环境和地
域，便有着蓬蓬勃勃的原始生命力。

有一段时间曾着迷日本宗次郎
的曲子《故乡的原风景》，陶笛的空
灵带着薄薄的雾气回荡在田野山
川，举目望去，岭上山花吹放，河川
缓缓流淌，云朵蓼花倒映在故乡的
漫漫河川里。

它是宗次郎的故乡，也可以是
我的故乡，我在远方听这首曲子的
时候，想起我的故乡，就像今夜走在
故乡的夜空下，耳边缓缓升起悠长
的陶笛，那是发自我心底的声音。
音乐可以赋予每个人故土的气息、
面容或归属感，有时候是一个场景，
抑或一些熟悉的乡土风物。那些风
物化作一丛花一丛草，一曲陶笛的
音符，眷刻在记忆的影像里。

或许多年以后，当我远行，那月
色下扶摇的蓼花也会飘摇在故乡的
风景里。

蓼花扶摇
杨 暖

黑发中长出青春，也埋下文学
的种子。在年华的背面，一些故事
没有文字的描述，在不经意间就开
始了。

幼时与小伙伴们同看一本黑白
连环画，传阅同一本没有封面的故
事书。上学那会儿，写出一篇好的
作文，是文学最初的记忆，老师的朗
读，同学的赞许，纯真童心的土壤
里，埋下文学的种子。

那时纸上有雪。是少时的月光，
是梦里的梨花、杏花、樱桃花……破
土发芽，喘息的蓓蕾，一发不可
收。每翻开一次，就会为梦想飘一
次无暇。

那时书中有花，开满了青春的
河山，似乎花中有毒，像罂粟。琼
瑶、张爱玲的小说曾经引起青春的
萌动，对之又爱又怕；炙手可热的四
大名著在暑假可以走马观花地翻一
翻；偶尔读一下金庸、古龙都可以纠
结一个武侠情节；那一本《飘》在老
师的眼皮底下不知飘进了谁的桌
斗；《基督山伯爵》运筹帷幄的复仇
大计终究还是没有读完；喜欢摘抄
汪国真、舒婷、戴望舒唯美诗句在笔
记本的扉页，无与伦比的喜欢……

无数次幻想自己是那个结着愁

怨的丁香姑娘，打着玫瑰色的油纸
伞，走在江南的青石小巷里，偶遇一
个临风而立的白衣少年；曾经多么
相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更远的路。书中的颜如玉，书中的
黄金屋，一度令我泪水滂沱、也使我
欣喜若狂。

高中时期，也曾和爱好文学的
同学们一起组团文学社，写诗、写
文，向报社投稿。后来的后来，各自
为前程奋斗、为高考备战，对文学的
放弃似乎是最佳的选择。

眼前的苟且才是生活。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就是人生。我
不是神仙，烟火里尘埃浸染的柴米
油盐，才是生活的主题。在一日三
餐的琐碎里，在孩子的哭闹声里，在
生存的奔波忙碌里，在一个女人日
渐沧桑的容颜里……我的文学梦
想，我最初的那片雪、那滴水，早已
不知哪儿去了!有时午夜梦回，看月
光的碎片，多像当年的纸上雪。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那是四
季的象征，是时光流逝的兜兜转转，
无论风来自哪个方向，吹到我的发
间，张开的指尖，都是为生活奔忙。
斗转星移，时光渐老，一个年华转
身，孩子都已长大。朋友们戏说是

女人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
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QQ、微

信的运用，各种公号文章的冲击，雨
后春笋般葱绿我的视野。不是所有
的花都开在春天里，撑着雨后醒来的
油纸伞，我试着弯腰拾起心仪的一朵
朵落花，在指尖旋转填补心的丘壑。

心若在，梦就在。微信群，广泛
的交友平台，得益于很多的良师益
友。文学，怀中最初的那滴水，复活
过来，依然还是那么纯净。所幸心
口还没长满杂草，还有一孔之地，可
容纳一团干净的水。

没有翅膀，我只想做一个跋涉
的歌者。文字是很轻的雨滴，喜欢
把它们排成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
不必是华丽的辞藻，只想成为那些
朴素的花儿；不必那么惊艳，我只想
写出遇见的美丑；不必那么浪漫，我
只想捧起一朵雪花。

我手写我心，不期望成为大家，
在希望的田野上，努力耕耘，安居乐
业，做自己的王就好。不管年华几
何，不问今夕何夕，我用瘦笔织素
锦，你用才情绘诗篇，灵魂都在指尖
流淌。清风也好，俗尘也罢，心若
在，梦就在，在山河远阔里，在人间
烟火里……

烟火里触摸远方
——我与文学

谢旭晴

香一瓣香一瓣心心

花夕拾花夕拾朝朝

下了几场雨，秋愈发薄凉了。裹
了慵懒的针织毛衣，依然难御风里的
丝丝寒意。窗外，山河沉寂，搬把老式
藤椅偎在初晴的光里，一字一句诵读
李清照的《声声慢》。阳光打在脸上，
温柔而暖腻。

秋，晚风急袭，雁过伤心，园中的黄
花堆积满地，更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
茕茕独伫于窗前，秋情片片，扯起词人
心头无限的悲戚。亡夫的伤痛，秋色的
萧清，这般般情景，怎能用一个“愁”字
了结？词人的秋，戚戚复惨惨，表现了
黄昏独守的愁苦，有很深的悲秋情结。

但，秋于我，却相宜。
就像此时，搬把竹椅于一扇秋窗下

坐着，泡一壶浓茶，呷一口，稍抬头，就
可看到高且远、碧青的天了。

此时的秋是清的。这清，只是薄薄
的。清得净，清的纯，清中透着一点点
的凉意儿。

这时候的秋，是一种半开半掩的状
态。像极了一位眉带三分落寞眸含七
分妖冶的小妇人，朦胧的青雾里，玉袖
轻挽，青丝松散，浅饮了三两杯菊花小
酒，桃颊儿酡红，娇嗔百般。这味，这
韵，让人赏玩不够，回味隽永。

檐角下，夕颜花蔓沿窗而爬，缠绕
着、攀附着，轻轻跃上晾衣架。三朵蓝、
四朵红、五朵白，开着，清美美在风里。
桂树上，秋蝉嘶嘶，小意儿清闲，高声啼
唱里并未有一丝儿落寞，反倒粒粒闲适
在其中呢。

云，挂上了檐角。风，扬起了裙
裾。心心念念的小字，也跟着平平仄仄
起来。

秋，寂且清。随手掐一把小野菊，
小巧素雅，插在土陶罐里，古朴又雅
静。在这水瘦山寒里，一抹灿然而开的
菊给寂静的秋平添了几分妩媚和新意。

乌桕树的叶子未经初霜，依然青绿
着。一阵风来，哗哗唱着欢歌。天边，
云朵缀在山腰，悠悠地，仿佛在舞蹈。

空气真好，有桂的香息。这秋啊，
是如此让人欢喜。那倚着半扇窗儿独
守寂静的女子，一本黄卷一盏凉茶，一
任旧在光阴里。深沉的岁月里，宁肯抱
香枝头老，老到只剩一身瘦骨，如残荷，
亦心怀感激。

现在，只想沾染些许秋的凉意，让
心愈发通透沉寂。也可让沉静的双眸，
去唤醒沉睡的诗意。待到霜红点燃山
岗，瑟瑟寒风吹起，任深秋草木的香息，
沾满我的素缕布衣。待那时，我一朵娇
俏，美在秋风里。

秋色清清满翠衣
余秀琦


